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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性江神──楚地湘夫人 
 
一、 水神崇拜 
 
水是萬物生長的泉源，它時而化成堅冰，時而又演化為滔滔的猛烈洪
水，而由於水變動不居的特性和強大的破壞力，先民相信它有精有靈，於
是便產生對河川神祇的崇拜。水神的最初的形象多為獸形或人面怪獸。如
《山海經‧海外東經》的水伯天呈，就有「八首八面，八足八尾」的外形。
此外，水神的形象還有人面魚身、馬首龍身、蛇身等說法。1在眾多河神中，
黃河和長江的神祇是比較重要的水神崇拜對象。 
 
1) 河伯 
 
河伯是黃河之神，關於其身份，歷代典籍有不少記載。如《山海經‧
海內北經》謂： 
 
中極之淵，深三百仞，唯冰夷都焉。冰夷人面而乘龍。2
 
郭璞傳曰：「冰夷，馮夷也。淮南云馮夷得道，以潛大川，即河伯也。」3
《穆天子傳》又載： 
 
天子西征，鶩行，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都居。4
 
郭璞於此句注曰：「無夷，馮夷也。《山海經》云冰夷。」5洪興祖《楚辭
補注》則引《抱扑子‧釋鬼》云： 
 
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溺死，天帝署為河伯。6
 
《清泠傳》又謂： 
 
                                                 
1 參杜希宙、黃濤：《中國歷代祭禮》（北京：北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頁 109。 
2 見洪興祖：《楚辭補注》（北京：中華書局，1983），頁 78。此句與今本《山海經》略有
不同。「中極之淵」，今本作「從極」；「唯冰夷都焉」，今本作「維冰夷恒都焉」。 
3 見郭璞傳：《山海經》（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頁 59。 
4 見郭璞注：《穆天子傳》（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頁 3。 
5 同上。 
6 今本《抱朴子》無〈釋鬼〉篇，此見洪興祖：《楚辭補注》（北京：中華書局，1983），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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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夷華陰潼鄉隄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為河伯。7
 
以上各處記載大體以馮夷為河伯，但內容差異甚大。朱熹認為各書所記均
不可信，而純粹以河伯為黃河之神。他說：「舊說以為馮夷，其言荒誕，
不可稽考，今闕之。大率謂黃河之神耳。」8  
 
黃河是四瀆（江、淮、河、濟）之長。自青海發源，橫貫北部全境，
東入於海，計長八千八百餘里。水性湍激，又挾沙重濁，所以常有淤塞和
決堤的問題，水患嚴重。由於黃河為患甚大，於是先民便把黃河當作神來
供奉。 
 
  古人對河神的祭祀，主要採用「沉」和「浮」兩種方式。《爾雅‧釋
天》載：「祭川曰浮沉」；《儀禮‧覲禮》說：「祭川，沉。」沉即是把
祭品直接投入水中；浮就是把祭品飄浮於水面。浮只是暫時的，最終仍然
是沉入水底。另外，在水邊以火燒烤祭品或以土掩埋的方法也很常見9。 
 
祭祀水神的祭品主要是美玉和牲畜，也有以女人作祭品的。早於殷商
時期，已有祭河的記載。如： 
 
求禾於河，尞三牢，沉三牛。 
乙酉卜，賓貞：使人於河，沈三羊， 三牛。 
丁巳卜，其尞於河，牢，沈嬖。10
 
從這些卜辭可見，殷代的河神祭祀已十分具規模。祭祀殷墟中，有關河神
的卜辭便逾五百條。由此可見，祭祀河神是先民生活中的一個重要部分。 
 
祭祀河神不一定只為了止水患，因祈求戰爭勝利而祭河也不少，如《左
傳‧襄公十八年》載： 
 
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系玉二 ，而禱曰：「齊環怙恃其
險，負其眾庶，棄好背盟，陵虐神主。曾臣彪將率諸侯以討焉，其
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神羞，官臣偃無敢復濟。唯爾有
神裁之！」沉玉而濟。11  
 
                                                 
7 見洪興祖：《楚辭補注》（北京：中華書局，1983），頁 78。 
8 見朱熹：《楚辭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頁 44。 
9 相關論述見杜希宙、黃濤：《中國歷代祭禮》（北京：北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頁 110。 
10 三則資料見杜希宙、黃濤:《中國歷代祭神》（北京：北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頁 115。 
11 見杜預等注：《春秋三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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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記載，晉侯要攻打齊國，中行獻子在大軍即將渡河時，用繩穿著的兩
對玉璧沉江祈禱，然後才過河。 
 
後來，由於黃河不斷改道，對人們性命財產的危害愈來愈大，《史記‧
河渠書》便說：「為我謂河伯兮何不仁，泛濫不止兮愁吾人」，人們對黃河
愈加重視，遂有了河伯娶婦的習俗。河伯娶婦之事見於《史記‧滑稽列傳》
中〈西門豹治鄴〉12一段記載，該篇記錄了鄴地人民因怕河水氾濫，便以「好
女」（即長得體面的女子），投進黃河給河神作妻子，以饗河神。這可算
是「人犧」的變形。 
 
2) 江神 
 
除黃河河伯之外，長江也有眾多神祗，並且具地方性。呂宗力、欒保
群《中國民間諸神》謂：「江即長江，古又稱洋子江，為中國第一大河。
但因在中國古代黃河流域為經濟文化中心，所以江神地位反遜河神。長江
奔瀉萬里，其初並無統一之神，所以出現一些地方性江神。如蜀地以奇相
為江神，楚地以湘江二夫人為江神，吳越或有以伍子胥為江神者。」13
 
江神的祭祀由來亦久。王孝廉《華夏諸神‧水神卷》說：「古代中國
從堯舜禹的時代就有祭祀江神的記錄，夏商周也各有祭江的儀禮。秦始皇
二十八年渡江，沉璧定祀，祭江神於蜀。漢武帝南巡，祭江神。唐玄宗封
江神為廣源公，遣使祭江。宋仁宗加封長江之神為廣源王。江神的祭祀一
直延續到明清兩代。」14
 
¾ 楚地湘君、湘夫人 
 
《山海經‧中山經》載： 
 
又東南一百十里，曰洞庭之山，其上多黃金，其下多銀鐵，其木多
柤梨橘，其草多葌、蘪蕪、芍藥、芎藭。帝之二女居之，是常遊於
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暴雨，
是多怪神，狀如人而載蛇。左右手操蛇，多怪鳥。15
 
                                                 
12 見司馬遷撰：《史記》，收錄於《二十五史》（台北：藝文印書館，1956），頁 1314-1315。 
13 見呂宗力、欒保群：《中國民間諸神》（台北：台灣學生書局，1991），頁 385。 
14 見王孝廉：《華夏諸神‧水神卷》（台北：雲龍出版社，2000），頁 147 
15 見郭璞傳：《山海經》（北京：中華書局，1983），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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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是古代對湘君和湘夫人形象最早的記載。「二湘」居於洞庭之山，常
駕著風和雲遨遊於江淵，每出入必有強風暴雨。湖上並會出現一些水怪，
狀如人面而蛇身，左右兩手操蛇。 
 
值得注意的是，《山海經》並未提及「帝之二女」為誰。「二湘」最
初是楚國的神話人物，非舜與二妃的原型。但以「二湘」為「二妃」的傳
說流傳很廣，最早見於《史記‧秦始皇本紀》的記載： 
 
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不能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神？」
對曰：「聞之：堯女，舜之妻，葬此。」始皇大怒，使刑徒三千人皆
伐湘山樹，赭其山。16
 
這裏，「至湘山祠」透露了湘君湘夫人作為水神的一些細節。即人們為了
祭祀她們，建立了一座湘山祠。船到湘山祠，一如《山海經》裏所記述的，
湘妃二女便呼風喚雨，呑雲吐霧，致使船不能得渡。而這裏亦指出湘君為
「堯女」、「舜之妻」。相傳帝舜到南方巡狩，崩於蒼梧。舜之妻，帝堯
二女奔赴哭之，隕於湘江，因而成為湘水之神。 
 
神話傳說隨著時代的演進而情節愈加豐富起來，與原來的傳說相比產
生了很大變化。《列女傳‧卷一‧母儀傳》載： 
 
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女也。長娥皇，次女英。舜父頑母嚚。父號
瞽叟，弟曰象，敖遊 於嫚，舜能諧柔之，承事瞽叟以孝。母憎舜而
愛象，舜猶內治，靡有姦意……二女承事舜於畎畝之中，不以天子
之女故而驕盈怠嫚，猶謙謙恭儉，思盡婦道……時既不能殺舜，瞽
叟又速舜飲酒，醉將殺之，舜告二女，二女乃與舜藥浴汪，遂往，
舜終日飲酒不醉。舜之女弟繫憐之，與二嫂諧。父母欲殺，舜陟方
死於蒼梧，號曰重華。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17
 
《山海經》中「帝之二女」於此由神話人物變為歷史人物。二女演變為帝
堯之女，即娥皇及女英，對二人事跡的記載亦豐富了不少，這裏便記述了
二女以智謀助舜脫險情節。 
 
另外，洪興祖《楚辭補注‧天問》所引《列女傳》又云： 
 
                                                 
16 見司馬遷撰；司馬貞索隱；張守節正義；裴駰集解：《史記三家註》（揚州：江蘇廣陵古
籍刻印社，1990），頁 84。 
17 見黃清泉：《新譯列女傳》（台北：三民書局，1996），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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瞽叟與象謀殺舜，使塗廩，舜告二女。二女曰：『時唯其戕汝，時
唯其焚汝，鵲如汝裳，衣鳥工往。』舜既治廩，戕旋階，瞽叟焚廩，
舜往飛。復使浚井，舜告二女。二女曰：『時亦唯其戕汝，時其掩
汝，汝去裳，衣龍工往 』舜往浚井，格其入出，從掩，舜潛出。18
 
這裏寫娥皇、女英助舜防避父親的加害。要舜在修補米倉前，穿上羽衣，
讓舜在失火時是能以之飛離災場。奇幻的情節為二女增添了神話色彩。 
 
關於湘君和湘夫人的明確身分，歷代學者有不同看法。前文所引《史
記‧秦始皇本紀》以湘君為堯女。《列女傳》則云：「舜陟方，死於蒼梧，
號曰重華。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19以舜二妃為湘君。司馬
貞《史記索隱》則以湘君為舜，湘夫人為堯女。他說：「《列女傳》亦以湘
君為堯女，按《楚辭》《九歌》有〈湘君〉〈湘夫人〉，夫人是堯女則湘君當
是舜，今此文以湘君為堯女，是總而言之。」20王逸注《楚辭》的說法略有
不同，他認為「湘君者自其水神，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21郭璞注《山海
經》則指「生為上公，死為貴神」，湘水地位低於四瀆，而二女為帝舜之后，
「無緣當復下降小水而為夫人也」因而以湘夫人天帝之女。22洪興祖《楚辭
補注》則謂王逸與郭璞皆非，洪氏曰：「以余考之，璞與王逸俱失也。堯之
長女娥皇，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女女英，自宜降曰夫人也。故《九歌》
詞謂娥皇為君，謂女英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23以湘君為娥皇、
湘夫人為女英。 
 
蘇雪林認為洪興祖為娥皇、女英別出嫡庶名分，並不恰當。考堯舜二
帝無史料可徵，故她主張不應把湘君和湘夫人為論定為舜或其妻子。湘君
和湘夫人實為湘江民族所奉的水神，而湘君為男神，此說較為合理。24
 
二、 《楚辭》〈湘夫人〉分析 
 
1) 《楚辭》〈湘夫人〉的結構 
 
                                                 
18 見洪興祖：《楚辭補注》（北京：中華書局，1983），頁 104。其文與今《列女傳》稍有
不同。 
19 見黃清泉：《新譯列女傳》（台北：三民書局，1996），頁 7。 
20 見司馬遷撰；司馬貞索隱；張守節正義；裴駰集解：《史記三家註》（揚州：江蘇廣陵古
籍刻印社，1990），頁 84。 
21 見王逸：《楚辭王逸注》卷二，頁 6（長沙：書堂山館，1883）。 
22 郭璞於《山海經》「帝之二女」句下傳曰：「《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
（見郭璞傳：《山海經》［北京：中華書局，1983］，頁 47。） 
23 見洪興祖：《楚辭補注》（北京：中華書局，1983），頁 64。 
24 該論述見蘇雪林：《九歌中人神戀愛問題》（台北：文星書店，1967），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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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夫人〉一篇，內容可分作四部分。第一部分為「帝子降兮北渚，
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洞庭波兮木葉下。登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
夕張。」數句。這裏點出篇中主人公等待湘夫人的情景。他竭力遙望遠方，
以為湘夫人已降臨在北邊的水旁，並約定於傍晚與湘夫人約會。 
 
第二部分由「鳥萃兮蘋中，罾何為兮木上？」至「聞佳人兮召予，將
騰駕兮偕逝。」這段承接上段主人公的等待湘夫人情節，但用鳥在水草中，
而魚網在樹上；麋於庭中；而蛟於淺灘等以用不得其所之物，比喻男子失
其所當，其所在處並非神之所在地，故未能得見該神。 
 
第三部分由「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至「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
兮廡門。」此處寫主人公等待湘夫人時，在水中建屋以準備迎接湘夫人的
過程。以玉桂、蓀草、白芷等各種芬芳的植物建造居室予湘夫人。 
 
  第四部分由「九嶷繽兮並迎，靈之來兮如雲」至「時不可兮驟得，聊
逍遙兮容與。」寫篇中主人公見湘夫人遲遲未至，便「捐余袂」、「遺余褋」，
以衣袖和單衣投入江中，獻給湘夫人，又從水中的平地採來香草杜若，以
贈給神的侍女，吸引湘夫人來相會。 
 
2) 《楚辭》〈湘夫人〉的主題 
 
¾ 戀歌 
 
無論湘君、湘夫人的真正身份是人、是神、是二帝之女或是舜與二妃，
當中的言情成份都是無可否認的。曹軍〈神曲譜寫的人性戀歌——湘夫人、
湘君情愫探析〉一文認為，《湘君》《湘夫人》是兩情相悅之作，《湘夫人》
是男神湘君思念女神之作，表達出祈之不來，盼而不見的惆悵25。特別是《湘
君》與《湘夫人》有不少對應的地方，如《湘君》寫到：「捐余玦兮江中，
遺余佩兮醴浦。采芳洲兮杜若，將以遺兮下女。」《湘夫人》也提到「捐余
袂兮江中，遺余褋兮醴浦。搴汀洲兮杜若，將以遺兮遠者。」湘夫人以玦
珮獻於湘君，並遺芳草予湘君侍女，以獻殷勤之意；湘君則捐袂遺褋（衣
袖、單衣）以獻湘夫人，並遺之以芳草，以博取湘夫人之歡悅。 
 
然而，湘君在兩文之中的形象並不配合，在《湘君》之中，湘君的形
象是「心不同、恩不甚、交不忠、期不信」，似為已經移情別戀。與《湘夫
人》中「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痴情的形象不符合，更與曹軍所
                                                 
25 見曹軍：〈神曲譜寫的人性戀歌—湘夫人、湘君情愫探析〉，載《通化師範學院學報》，
2002 年 11 月，第 6 期，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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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的「溫厚誠篤、熱烈追求美好理想的男性形象」26完全不符。由此推斷，
《湘夫人》應該是由一位人間男子唱出，是人神戀的作品，非神神戀之作。 
 
針對人神戀之說法，錢玉趾引用了錢鍾書的「企慕情境」的藝術手法，
表現出可望而不可及之情感。27，陳子謙《錢學論》言企慕即「所渴望所追
求的對象在遠方，在對岸，可以眼望心至，卻不可以手觸心接，是永遠可
以向往而不可能達到的境界。」28造成企慕的原因是因為彼此之間存在距離
與阻隔。《湘夫人》「鳥萃兮蘋中，罾何為兮木上。……麋何食兮庭中？蛟何
為兮水裔？」四句，正正顯示出人間男子與湘夫人之間的距離。 
 
蘇雪林亦以《湘夫人》為人神戀之作，她認為篇中有些內容正透露了
人對神的愛慕。比如「沅有芷兮澧有蘭，思公子兮未敢言」一句，便顯示
了男子對神害著單思病。29另外，蘇氏又指出，人神戀是人祭的變形，殺人
以媚神原是原始民族習慣30。如上文所引述的《史記‧滑稽列傳》河伯娶婦
之事，即為人祭之一種。根據《山海經‧大荒西經》：「西南海處，赤水之
南，有人珥兩青蛇，乘兩龍，名夏後開，開上三嬪於天」31郭璞注：「嬪，
婦也，言獻美女于天帝。」也同樣表現了上古人祭的祭祀模式。事實上，
篇中「捐余袂」和「捐余褋」以媚神的描述，似乎亦可視為人祭的一種。
因為人祭不一定要獻上人的性命，周代時周公便曾剪爪沉河，祝於河神，
即屬同類例子32。 
 
¾ 祭歌 
 
原始社會的人民，面對浩瀚而變化莫測之大自然，沒有足夠的認知去
解釋，便往往把不安與希冀寄託鬼神之上。〈湘夫人〉一篇，可視為先民基
於水的敬畏，而作以祭祀水神的歌。 
 
〈湘夫人〉是《九歌》之一，明代黃文煥認為，《楚辭》之《九歌》非
從楚地而來，它與原始的九歌有著密切的關係，而原始的九歌應屬祭歌。
他說：「余謂《九歌》之名，自古有之，非楚俗之歌也。稽原之溯古曰，『啟
                                                 
26 同上。 
27 錢玉趾：〈《湘夫人》《湘君》《山鬼》：古代愛情詩的佳絕之作〉，載《西南民族學院學報》，
1999 年 8 月，第 3 期 ，頁 98。 
28 見陳子謙：《錢學論》（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92），頁 139。 
29 見蘇雪林：《九歌中人神戀愛問題》（台北： 文星書店，1967 ），頁 31。 
30 見蘇雪林：《九歌中人神戀愛問題》（台北： 文星書店，1967 ），頁 17。 
31 見郭璞傳：《山海經》（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頁 70。 
32 有關斷髮剪爪與人祭之關係可參見蘇雪林：《九歌中人神戀愛問題》（台北： 文星書店，
1967 ），頁 13 及 19 的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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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辨與九歌』，又曰『奏九歌與舞韶』」33《山海經‧大荒西經》亦言：「西
南海處，赤水之南，有人珥兩青蛇，乘兩龍，名夏後開，開上三嬪於天，
得九辨與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開焉得始歌九招。」34所謂原
始的九歌，就是虞夏時期的祭天之歌。《周禮‧春官‧大司》言：「九德之
歌，於宗廟之中奏之。若樂九變。 則人鬼可得而禮矣。」鄭玄注謂九功之
德皆可歌，故謂之九歌。九功則六府三事。35這裡指明九歌乃「於宗廟之中
奏」，同時也說明其作用是「人鬼可得而禮矣」，如此則原始的九歌當為祭
神之歌。 
 
假如九歌是上古祭歌，那麼屈原取之而名其作品，也指示出《九歌》
的祭祀性。王逸亦說：「《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
之閒，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樂鼓舞以樂諸神。屈原放逐，竄伏其
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鬱；出見俗人祭祀之禮，歌舞之樂，其詞鄙陋，因
作九歌之曲。」36王逸的說法，也有些道理，那麼說《九歌》是祭歌，應無
問題。〈湘夫人〉既是《九歌》之一，自然也應具祭歌的性質了。 
 
若從內容上分析，〈湘夫人〉的歌詞也明顯表示它是一首祭歌。篇中「令
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流」一句正說出人們對湘夫人的祈求，就是希望
湘水不要犯濫。這也是先民祭祀水神的主要原因。 
 
田冬梅〈《湘君》《湘夫人》探疑〉也認為〈湘夫人〉是一首祭歌。她
說：「《九歌》是一組借祭祀用的巫歌。祭祀應以娛神為主，以求神的庇佑。
〈湘君〉〈湘夫人〉是用來祭祀湘水之神的祭歌，而不應將其單純視為愛情
詩篇。」37她從祭祀方法分析，指出古時有浮沉祭，會把玉璧和牛馬一同沉
於河中。這種河祭的儀式在晉郭璞注《穆天子傳》中有詳細描述： 
 
天子命吉日戊午，天子大服冕禕，帗帶、搢曶、奉璧，南面立于寒
下。曾祝佐之，官人陳牲全五口具，天子授河宗璧，河宗伯夭受璧，
西向沉璧于河，再拜稽首，祝沉牛馬豕羊。河宗口命于皇天子。38
 
由此可見，沉玉壁和牲畜以饗河神，是河祭中常見的行為。這種投物
於河的形式同樣體現在〈湘夫人〉和〈湘君〉之中。〈湘夫人〉言「捐余袂
兮江中，遺余褋兮醴浦。」、《湘君》「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陳
                                                 
33 參過常寶著：《楚辭與原始宗敎》（北京：東方出版社，1997），頁 41。 
34 見郭璞傳：《山海經》（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頁 70。 
35 見鄭玄注：《周禮鄭氏注附札記》（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6），頁 148-149。 
36 王逸：《楚辭章句》（台北：藝文印書館，1974），頁 80-81。 
37 見田冬梅：〈《湘君》《湘夫人》探疑〉，載《南寧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6 年 3 月，第
23 卷第 1 期，頁 48。 
38 見郭璞注：《穆天子傳》（北京：中華書局，1983），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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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展《楚辭直解》：「玦佩，男人之物。袂褋，女子之物。玦佩，貴之也。
袂褋，親之也。各以其對方所需要者而捐遺之，而浮沉祭之。」39袂佩、袂
褋都是珍貴、貼身之物，巫師將之投於河，可是尊崇河神之舉。 
 
《湘夫人》如同《九歌》其他篇章一樣充斥著香草之名，如茞、蘭、
荷、蓀、芳椒、桂、芷、杜衡等，這除了是因為楚地盛產香草外，另一個
原因是先民認為香草的香氣可以飄升至天而為神靈所接受。《詩經‧大雅‧
生民》云：「其香始升，上帝居歆。」40《禮記‧郊特牲》曰：「殷人尚聲，
周人尚臭」41。這說明祭祀之時，除了注重祭祀時之音樂舞蹈之外，也重視
祭品之香氣。由此可見，〈湘夫人〉中提及的眾多香草，極有可能是用於祭
祀，其作為祭歌的性質顯而易見。 
 
3) 《楚辭》〈湘夫人〉對神話的借用與延伸 
 
¾ 借歌詞以抒胸臆 
 
〈湘夫人〉既是戀歌又是祭歌，但是屈原的寫作意圖又豈止如此。朱
熹《楚辭集注‧九歌序》：「蠻荊陋俗，詞既鄙俚，而其陰陽人鬼之間，又
或不能無褻慢淫荒之雜。原既放逐，見而感之，故頗為更定其詞，去其太
甚。而因彼事神之心，以寄吾忠君愛國，眷戀不忘之意。是以其言雖若不
能無嫌於燕昵，而君子反有取焉。」42王逸《楚辭章句‧九歌序》亦云：「上
陳事神之敬，下見已之冤結，託之已諷諫。」43
 
與《山海經‧中山經》中原始的湘神神話比較，屈原之〈湘夫人〉似
乎已經面目全非。〈湘夫人〉篇中彌漫著一片浪漫迷濛的色彩。而原始的湘
夫人則較詭秘和恐怖（《山海經》謂二女「出入必以飄風暴雨，是多怪神，
狀如人而載蛇。左右手操蛇，多怪鳥」）。此篇不過借用帝女之形象、洞庭
之山，繼而加入原始神話沒有的情節、角色，目的僅是借以寄託情懷。 
 
《史記‧屈原賈生列傳》載楚懷王二十四年，屈原被逐出郢都，到了
漢北。楚懷王三十年，屈原此時已回到郢都，並就與秦王盟會一事發表意
見：「秦虎狼之國，不可信，不如毋行。」44然而楚王沒有接納，最後楚王
被秦軍拘囚，而屈原再次被逐出郢，流放江南，《湘夫人》可能就是在此
                                                 
39 陳子展撰述：《楚辭直解》（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1988），頁 96。 
40 見高亨：《詩經今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 401。 
41 見陳澔注：《禮記集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 150。 
42 見朱熹：《楚辭集注》（香港： 經子硏究社，1953），頁 29。  
43 見王逸：《楚辭章句》（台北： 藝文印書館，1974），頁 80-81。 
44 見司馬遷撰：《史記》（北京：中華書局，1959），頁 2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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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寫成。表面上，《湘夫人》是人神戀的作品，言一位人間男子愛慕湘夫人，
在大江附近尋找她、等待她的惆悵心情。事實上卻是屈原自比人間男子，
以湘夫人比喻楚懷王，表達忠君愛國之情。 
 
以男女戀事作君臣之比喻，是中國文學之傳統。辛棄疾的《摸魚兒》「君
莫舞，君不見、玉環飛燕皆塵土！」借陳皇后失寵之事喻自己被朝廷排擠、
被君主冷落之情；馮延巳《謁金門》寫閏中婦人「終日望君君不至，舉頭
聞鵲喜。」也可視為望君不了之嘆。 
 
至於屈原更是當中的佼佼者。《思美人》「思美人兮，攬涕而佇眙。媒
絕路阻兮，言不可結而詒」、《山鬼》「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不得閒……
思公子兮徒離憂」，也是以不得與心上人相見之事以寄個人之嘆。同樣地，
《湘夫人》人神戀的主題也就是男女戀事之變奏。  
 
其次，正如上文所言，《湘夫人》呈現了很多香草，而出現最多的是
「蘭」。「沅有茞兮醴有蘭」、「桂棟兮蘭橑」、「疏石蘭兮為芳」。蘭花有王者
香草之美譽，在江南之地，更是以蘭花為香祖。在王室之內，蘭花更有特
別的功能，陸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曰：「漢諸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
45，天子更會以芷蘭贈予諸侯，可見蘭花之尊貴。 
 
《湘夫人》言男子「疏石蘭兮為芳」，以石蘭之芳香散佈室內，以迎接
湘神。張崇琛認為這裡的蘭室，有點像漢之椒房46。《漢書‧佞幸傳》：「又
召賢女弟以為昭儀，位次皇后，更名其舍為椒風，以配椒房云。」47。可見
能夠入住蘭室之人非等閒之輩，實為楚懷王。 
 
就內容而言，可以從字句行間，看出屈原的暗示與寄託。例如「帝子
降兮北渚」的帝子可以看成是天帝之子，即天子楚懷王，至於「降」，則有
投降之意。「鳥萃兮蘋中，罾何為兮木上」「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
四句，更是借事物之錯置而表示楚懷王被困於秦的不合理，也言己之不能
見於楚王。同時「麇」和「蛟」一句也比喻楚懷王任用奸臣（麋），而身
為忠臣的自己（蛟），卻被流放於外。因為麋鹿本應處於山野而非庭中，
蛟龍本應居深淵不應置放於淺水的。王逸《楚辭章句》謂：「言小人宜在
山野而升朝廷，賢者當居尊官而為僕隸。」48「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
門。」也可以視為迎君之佈置。 
                                                 
45 見陸璣撰：《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廣要‧卷上之上》（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6），頁
1-2。 
46 見張崇琛著：《楚辭文化探微》（北京 ： 新華出版社，1993），頁 199。 
47 見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北京：中華書局，1962），頁 3733。 
48 見王逸：《楚辭章句》（中華書局，1985 年），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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